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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有泥，心中有光，爱
你所爱，无问西东。

11月8日，全国第22个记
者节。看着日历上越来越近
的日子，心中感慨良深，每年
这个时候，总觉得应该写点什
么，才不算辜负这个美好的节
日。

把时光定格到三年前的
10 月 27 日，濉溪广电迎来历
史性的一刻，濉溪县融媒体中
心揭牌，从外观到内容的全新
改观，对我们是挑战，也是机
遇。大家铆足了劲要为融媒
发展添砖加瓦。三年的时间，
我见证着濉溪融媒不断向前、
向深、向广发展，在全省率先
实现了县级媒体从“相加”到

“相融”的转变。
2020年6月初，我第二次

做妈妈，真是有种别样的欢
喜。因为是高龄产妇，医生特
别交代要注意休息。但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关
键之年，作为抽调扶贫宣传的
专职记者，担负着脱贫攻坚宣
传的主要任务，这个时候如果
退出，宣传工作进度很有可能
会受到影响，思虑良久还是决
定先克服困难坚持下。也许
是因为年龄问题，孕期反应比
之前大了许多。一次在消费
扶贫的采访现场，因为天气炎
热，人又很多，来回奔波地找
采访对象，有点疲惫，突然就
感觉头晕恶心，浑身冒汗，坚
持做完最后一条采访后一下
子就蹲在路边吐了起来。但
看到当天采写的新闻播发在
省级媒体，心里又是无比的欣
慰和自豪。尽管孕育过程很
辛苦，但一想到我和宝宝能有
一段这样的经历，就觉得很珍
贵，全县脱贫攻坚贡献奖的殊
荣更是激励我要全力以赴做
好最后的收尾工作。今年在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上，当看到县扶贫开发局荣获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的时
候，内心激动无比。我想能够
参与这项历史性的工作，宝宝
一定也和我一样高兴，因为这
是她最初的荣光。

春暖花开的日子，女儿出
生了。休假在家的日子很忙
碌也很充实，还是会习惯性地
打开手机关注工作的各种动
态。让我记忆犹新的是 6 月
30 日那天，当日晚上有一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歌咏会直播。7 点半我准
时打开手机观看。活动很隆
重，节目也很精彩，活动快接
近尾声了，就听见外面风呼呼
刮的声音，雨点也开始敲打窗
户，舞台上，演员们精致的妆
容也被风吹的变了样。我的

心一下悬了起来，眼睛一直盯
着屏幕，生怕因为天气原因中
断了直播信号，影响整体效
果。庆幸的是直播顺利结束，
但我依然难以平静，因为我知
道活动结束后，别人都可以赶
紧回家休息，但我的小伙伴们
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做，这样
的倾盆大雨他们该怎么办
啊。打电话又怕他们没法接，
焦急的我只能频繁地翻看工
作群，希望能看到点进展。终
于在第二天我在朋友圈看到
一段视频，临时搭建的工作棚
几乎被风刮翻了，现场一片嘈
杂，就听见有人喊着，注意安
全，保护机器！就看见同事们
把雨衣紧紧地包住机器，像守
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守护着设
备，那是我们的生产线，是我
们的枪杆子啊！他们，我可爱
的同仁们，在风雨交加、电闪
雷鸣中，我看到了一张张熟悉
的面孔，有快退休的老同志，
有上班多年的资深新闻人，也
有刚进入单位的年轻人，无一
例外地拼尽全力保护着设
备。看着视频里被雨水淋得
睁不开眼的同仁们，我的鼻子
酸了，眼睛湿润了。

在当天的日志中，我记录
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女儿熟睡
的笑脸，一张是同事们在风雨
中的坚守。每每看到，都会告
诉自己，作为母亲，要豁达乐
观，为孩子撑起一片天。作为
新闻工作者，要勤勉敬业，为
融媒大家庭播洒光和热。

从业十多年来，我经常会
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记
者，这个职业意味着什么？明
知他的艰辛，我又为什么从喜
欢到热爱再到深爱？原来，记
者，这个职业光环总是让我拥
有希望，我们采写的每一篇稿
件，就是在将希望和期待，承
诺和信心，现在和未来种植在
土壤里，等待春天的发芽，开
花，结果。尤其在当前媒体融
合发展的大潮中，作为记者更
是何其幸运，我们有机会播种
更多的希望，追问真相，传播
温暖，将平淡的日子写成丰盈
的故事。在抗击疫情一线，记
录白衣天使的担当；在脱贫攻
坚路上，报道扶贫脱贫典型；
在经济建设主战场，见证跨越
发展的轨迹。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
章，是人们对记者的赞誉，也是
一份厚重的嘱托。记者节，不
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提醒，
提醒我们又是一个新起点的开
始。面对新征程，让我们履行
好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守
热爱，重整行装再出发！

生命的长河从来不会为谁驻
足，没有人可以例外，包括我挚爱
的外婆。

我从来都为自己的童年而
自豪，每每有人问起，我总是略带
得意地向他们诉说我在浍河边
农村长大的故事。都说幸福的
童年可以治愈一生，是的，我感到
庆幸，因为我的童年是幸福的。
我童年的幸福大多来自于我的
外婆。在我心里，外婆是一位可
以满眼春意灿然微笑的天使。

记忆中的外婆，总喜欢坐在
满是落日余晖的院子里梳理她
的头发。虽然头发已经银白，发
量也很不多，但外婆总保持着留
长发的习惯，很长很长。外婆总
是慢慢地，一丝不苟地梳理着，梳
理着，要好些个时间。终于梳理
到让她自己感到满意的时候，在
后脑绾起一个低低的发髻，最后
用她的银簪子别好。大家都说
外婆爱干净，她的头发是一丝不
苟的，连发髻都是。那些在梳头
时流逝了的时光，是那样安详而
静谧，现在想来，外婆对长发的钟
爱，难道不也是她对自己青春岁
月的怀念么？爱干净的外婆在
那时的农村，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可是，外婆老了。虽然依然
是在脑后绾一个低低的发髻，可
这发髻显然有些凌乱了，对美这
么执着的外婆，是真的在一步步
走向衰老，不然，她是绝对不肯以
这样的面容示人的。我也随之
从一个懵懂的小女孩长大成人，
为人母亲。我想外婆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是因为我只有一个女
儿而遗憾着的。自从有了小二
宝，每次见我面，她总是拉着我的
手说，“是小燕吗？是小燕吗？小
燕你来了啊”，然后就是满眼的泪
水。我不知道外婆从什么时候
失去了温暖的笑容，取而代之的
是善感的泪水的。但当我每一
次想到这个，我的心就隐隐地疼。

说完这些，外婆依然拉着我
的手不肯放松，仿佛一放手我就
会消失不见。是啊，除了三十三
年前的孩童时代，我陪伴她的日
子太少了！

不记得是谁打电话给我，当
我知道外婆去世的消息时，竟然
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情，就像是
一艘行驶在深海的船，船身在不
停地下沉，下沉……可是很奇
怪，我并没有哭。我在心底里谴
责自己的无情。

收拾。
启程。
去外婆家。一路上的风景

很熟悉，往事就在眼前，可是我
却怎么也看不清外婆的脸。跨
进家门的时候，我看见外婆躺在
她小屋里的床上，一动不动，再
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横
流……她再也不能拉着我的手
喊我的乳名；再也不能在知道我
生个儿子之后开心得像个孩子；
再也不能在我每次离开她家时
拄着拐杖站在门口，小声柔弱地
问我能不能在这里多住一天，那
声音，那眼神，像是在祈求。

大舅操持着说要给外婆换
衣服（这是农村的风俗），在衣柜
里翻来翻去，找到一件白色的类
似于的确良材质的衬衣，说要穿
在里面，说外婆生平最喜欢白色，
喜欢干净。可是天这么冷，怎么
行，我想。终于决定我和表弟去
集市上买一套好一点的秋衣，我
想让外婆穿得舒服些。坐在回
程的车里，手里握着棉质衬衣，棉
质的温暖和柔软从手指间弥漫
开来，很舒适。可是，外婆再也感
觉不到这种舒适了！我后悔，我
后悔为什么没有在她有生的日
子里好好地照顾她，没有给她买
一件像样的衣服，甚至没有坐下
来好好地跟她聊一聊，聊一聊我
们的过去——她年轻的岁月和
我童年的时光。我后悔！当我

看到外婆在临终前给自己穿的
里里外外好几层衣服中，有我在
结婚时给她买的一件咖色花纹毛
衣，十五年了！一件毛衣穿了十
五年，这十五年里，我又在哪里？
干了什么？我们总是把自己认为
最好的爱给了孩子，甚至愿意倾
尽我们所有，却忘了在人生路上
永远走在我们前面的长辈呵！

泪眼朦胧中，不知怎么就想
起了外婆家原来的老房子。院
子不大，也很窄。打开两扇木制
大门，一条青砖铺成的小路直通
堂屋，堂屋里靠东墙边儿铺着一
张床，用麻绳攀成的那种床，睡久
了绳子会松，床中央就会凹下
去。床边放着一个长条凳，使床
略微显宽了些。如果我记得没错
的话，这床上曾睡的，就是我，我的
外婆，我的外公，我们仨。我甚至
还看到，外婆在半夜里披上她大衣
襟的褂子，坐起来为我点亮煤油
灯；仿佛看见外公在夜里背着肚子
不舒服的我，从村里医生家往回
走，后面是外婆瘦小单薄的身影，
耳边是他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走路
声。那时候的夜，真的很黑。

那一天，我告诉自己，外公
外 婆 都 走 了 。 他 们 休 息 了 。
而我，要延续着他们的生命，
好好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往
前走……

一个人离世后，真的就再也回
不来了，她的一生只有通过爱她的
人一次次回忆与诉说才能留存于
世。所有离去的人，也许在这空间
里的另一个地方活着，我们和她相
处的时光也许会被她带到某个地
方，在幻觉的时空中永存。

岁月的长河从来不会为谁
而驻足，包括你，包括我。或许只
有在尘埃落定的那一刻，我们才
会知道生命的本质原来是爱，原
来也只有爱。所以我们永远要
做的，大概就是在这流金的岁月
中——与爱同行。

漫步在惠泽公园的门前
望着远处
相山半腰拾级而上的街灯
似隐似现。
煤城的灯光哟
仿佛远在天边
恰似大海深处
正在远航的
点点白帆
又仿佛是天上的神仙
提着星星做的灯笼
游走在天街上
一闪一闪……

欣赏着身边舞娘
曼妙的舞姿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萦绕在游者的耳畔
那伤感的唱词
伴着幽怨的旋律
仿佛回到了
曾经久久不愿离开的
那拉提草原
看到了美丽的
哈萨克姑娘
挥舞着手中的长鞭
一片雪白雪白的
羊群
犹如天上的白云
飘过眼前……

闻着季秋桂花
扑鼻的香甜
面对着天上的一轮满月
仿佛看到了
月宫中的嫦娥
多少懵懂少年
梦中的红颜
抱着乖巧的玉兔
踏着一缕祥云
飘飘然
来到身边……

不知这是入秋以来的第几
场雨了，纷纷扬扬，飘飘洒洒地
下了几天。

真可谓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啊。
迎着窗外的秋风，一个人

静静地坐在窗下，丝丝凉意直抵
心怀，禁不住将衣襟紧了又紧。

看着缠缠绵绵的细雨，听
着雨打窗檐的声音，思绪不觉有
些飘渺，有些悠远……

我喜欢雨，喜欢就这么坐
在窗下，看那随风悠悠飘飘的雨
丝，看那悬挂房檐的雨帘如瀑如
幕，仿佛置身水帘洞下。

喜欢凝视雨在窗上静静流
淌着的汩汩水流，犹如想着心事
悄悄留下的珠泪。

喜欢在细雨中独自漫步，
让雨丝亲吻我柔软的发，让她纤
滑的手指轻抚我的脸颊。喜欢
在雨中的街头徜徉，看雨中疾走
慢跑的行人；看行驶的车流溅起
的雨花；看伞下相依相伴，卿卿
我我的牵伴。

喜欢在绵绵细雨中放飞思
绪，任它牵起几多温柔，几多惆
怅，几多情伤和离愁，任它拾起久
已失落的如烟的往事和记忆，牵
唤出几多真实的幸福和向往……

至今还依稀记得，小时候就

特别喜欢雨，喜欢同弟弟妹妹在
雨中嬉戏，喜欢站在屋檐下看雨
花满地。喜欢雨后的彩虹，希望
雨也是彩色的，于是就用红蓝墨
水滴在水洼里，看着五彩的水花
飞舞，于是就挨了严厉母亲的训
斥。

上学了，渴望星期天下雨，
就可以不去割草，不用干农活，
可以看故事书，可以写字。总会
清晰记起，下雨的天气，我和弟弟
妹妹站在校门口等待姐姐撑着大
油纸伞快步走来的矮小身躯。

长大了，有了雨季般潮湿
的心，渴望雨天的路上走来一个
熟悉的身影。

还记得，一个秋凉的雨季，在
那陌生城市的街头，冒着小雨辗
转流连曾经的念，在飘洒着细雨的
长街上，独自徘徊，对疾驰而过的
车辆，飞溅了一身的泥浆也全然没
有了感觉，自顾享受着那份孤独、
寂寥，想象着在这样的雨夜，是否
有个人也能想起一个人？面对着
那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惆怅爬满了
心窝，在影影绰绰的路灯下，分不
清脸上挂着的是雨水还是泪水，依
然会在交织着雨水和泪水里放飞
自己多彩的梦想。

工作了，在雨季，总能碰上

真诚递过雨伞的朋友和同事。
结婚了，下雨了，总能看见

伞下早早等在单位门前的老公
和满脸洋溢着的笑容。

生子了，在雨天的校门口，
总会留下一个母亲四处张望儿
子那张稚嫩笑脸的神情。父母
年迈了，总能看到作为儿女穿行
在风雨中急急的脚步和忙碌的
身影，看到母亲坐在雨帘后四处
张望的目光。

困境中，总会在这滴答噼啪
的雨声中，鼓励着自己困难总会
过去，长长的日子会一天比一天
美好，一年比一年富足快乐……

啊，望着这漫天迷迷蒙蒙
的雨，总会就这样，就这样浮现出
许多联想，许多回忆。亲情，友情，
爱情，总会在我心头萦绕飘洒，它
飘过了多姿多彩的春夏秋冬，飘过
了我如梦如幻的人生四季，飘过了
那苦乐相伴的年年岁岁。

如今快入暮年，依然是喜
欢雨，依然喜欢倚栏看雨，喜欢隔
窗听雨。虽然我不敢妄述雨的娇
容姿态，虽然我没有华丽的词藻，
没有新颖的词汇，没有独到恰当
的意境来描述它的美妙，但依然
是喜欢，用心灵去喜欢啊！

喜欢雨，喜欢四季的雨，不

独喜秋雨或春雨，我不悲秋雨
凉，也不偏爱春雨暖，喜欢每个
雨季所特有的个性和魅力。

喜欢春雨的温婉和飘逸，
喜欢夏雨的酣畅狂放，喜欢秋雨
的萧瑟缱绻，喜欢冬雨的凌厉和
刺激。……

我喜欢雨，喜欢听雨！喜
欢听雨打芭蕉的声音，喜欢听雨
敲窗台的声音，喜欢它用力敲击
万物的合音。那急缓相间，空空
悠悠的滴滴答答声，极像纤纤素
手弹奏的琴音，婉转而悠扬；那
噼噼啪啪的敲击声，犹如在大型
广场上合奏着的一曲曲流畅奔
放的交响乐……

啊，这就是我喜爱的雨，这
就是常常让我浮想联翩的雨。
它的独特个性，它的透明晶莹，
它的曼妙语声，它的超自然的灵
性，无不让我为之倾情，为之迷
恋和陶醉！

在这静静的窗下，在这没人
打扰的清闲里，这场秋雨就这样
翻腾着我万千思绪，生发出许多
感慨。

雨还在弥漫着，飘洒着，它
不张扬，不肆虐，就那么温柔的，
带着秋的凉意滴滴答答，淅淅沥
沥……

深静，独坐于书桌前读报，那
一行行烙印在报纸上的墨色方块
字如一朵朵花在暗夜里绽放，倾
吐出丝丝暗香。这张走过五十春
秋的报纸——《淮北日报》花香馥
郁，又仿若带着山间溪水般的清
新。

一个人在书房，似乎孤单到
形影相伴，又怡然与《淮北日报》
上那些有趣的灵魂面对面。从指
尖划过的时间中发生的新闻趣
事，到溯古而谈的悠久历史，有小
城大爱的感人故事，也有沁人心
脾的湖山风景。一张薄薄的报纸
容纳着丰富而厚重的信息，承载
着一座城两百万人对幸福生活的
追求与奋斗的快乐。

是的，花开是快乐，辛勤是快
乐，奋斗是快乐，报纸人如此，孜
孜于文字的旷野中耕耘的人也如
此。我回眸凝视书房，面壁而立
的几排书架，馨香弥漫于挤挤挨
挨的书页中，那是一朵又一朵纸
上花。开在积年而聚的藏书中，
也开在叠得整齐成摞的报纸中。

我知道那里有一些属于我
的花，是我曾经流逝的时间幻化
成的花，是我在暗夜里敲击键盘
浇灌出的花，是我在喧嚣忙碌的
生活中，与自己心灵的对话，是
我在临涣古镇与一些民俗艺人
的对话……

那些属于我的文字之花，第
一次开放是在《淮北日报》的《茶
馆》专栏里。2017年的母亲节，几
次去学校阅览室寻觅后，我终于
等到了那一期的报纸。面上平静
如水，但内心鲜花怒放，甚至恨不
得告知所有认识我的人，这是我的
文字，这里有我的名字，我苦苦追
寻的文学梦成真了，我数次投稿石
沉大海的经历将从今天改写了。

时间的指针走得那么慢，一
天拉成了无数个分格，我坐在办
公室里，一遍又一遍细读纸上的
文字——《母亲的节日》，母亲、
女儿、我，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亲
近的人。母亲数年来在我身上的
辛苦付出，女儿天真而稚嫩的爱，
让我变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的眼泪一次又一次涌出，擦不
尽拂不去。

第一次花开，是我对文字的

执着所得，更归功于日报编辑程
文老师的指导。初稿发给程文老
师后，她提出了修改建议，我三易
其稿删繁就简，文字更为简洁流
畅。母亲节的傍晚，女儿去了小
朋友家参加生日聚会，我将报纸
藏在身后去接她。在昏黄的路灯
下，我迫不及待地将报纸摊开，献
宝似的给女儿看。那些曾发生在
我们母女之间的珍贵细节，在文
字里静静地绽放着。女儿看看报
纸，看看我，看看报纸上的名字，
感叹到：“妈妈，原来你很厉害
呀！”

那是永恒的一幕，无论多少年
后，我的记忆都会清晰如初。一篇
文章，记下了母女之间的温情往
事，让时间的烙印永远深刻。一张
报纸，给了我从未有过的自我认
可，以及圆梦的激动、欣喜。

第一张印有我名字的《淮北
日报》与以往的一摞一起，驻守在
我的书架上，我从纯粹的读者变
成了作者。第一朵花的绽放，或
许只是一个迟到的开始，从初夏
的这一天起，我慢慢迎来了自己
的百花园。《家有木木千百问》《柳
笛声声，孩子你听》《凌霄，凌霄》

《青草池塘蛙鸣》等一系列文章出
现在《淮北日报》的文学专栏里，
我已习惯在每一篇文章正式见刊
前与编辑老师交流，在她的建议
下修改，以求更好。而此后的数
篇文章与最初见报的文字相比，
有了很大的提升。

《淮北日报》于我而言，不只
是我发表文章的第一个平台，更
像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恩师，在
我人生的重要阶段改写了我的命
运，为我打通了一条更远的文学
路。以《淮北日报》为纽带，我结
识了一批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师
友，他们在写作与生活方面给予
了我莫大的帮助，让我看到了人
生的另一些可能。我常常感动
着，在我素常工作、生活的圈子
外，还有一批真正热爱文学的人，
坚守在自己的梦想之路上，而有
着共同话题的人更容易相处、交
流，爱好文学的人相对简单、纯
粹，说话比较直接。我心怀感激
地接爱着那些建议或批评。人至
中年，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被我打

开了。
但是，此时我的写作仍然局

限于小我之间，书写的仍是寻常
生活琐事。2018的寒冬，当我行
走于古镇的小巷时，古镇仅有的
一个陈旧的铁匠铺进入我的视
线，铁匠铺的锤击与燃烧的炉火
震撼了我的眼睛。这个写作素
材，得到了程文老师的肯定与鼓
励，她让我抓住这个素材，用心
写。观察，采访，初稿，改稿，三稿
四稿五稿，三个月后，《淬炼的情
怀》终于见报。在五次改稿过程
中，程文老师每一次都参与其中，
并从编辑的角度给予了非常中肯
而宝贵的修改意见。

这篇文章以重磅的方式在微
刊里推出，立即在淮北市引发了
很大的反响。淮北作协群里，不
少老师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说我
的写作功力见长，写小人物书写
大情怀，关注民间艺人的生存状
况，重视打铁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在那些褒誉之中，只有
我知道这篇文章的真实写作过
程，如果没有编辑的鼓励与指导，
不可能有它的诞生。

《淬炼的情怀》让我收获了淮
北作协的认可，也收获了人生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奖——安徽新闻
奖二等奖、安徽省报纸副刊好作
品一等奖。而这篇文章的主人公
——段传义，也开始从默默无闻
的打铁进入了新闻人的视野，关
于他的新闻在多个网站转发，濉
溪电视台为他专门制作了专题
片。段家的第三代铁匠段传义由
一个普通的铁匠变成了一个非物
质文化传承人，他获得了前所未
有的尊重，获得了人生中的另一
种价值认可。

这是文字的力量，是文字的
花，一经绽放永不凋谢。在编辑老
师的鼓励下，我相继又写出了《丑
婆的高跷人生》《独杆一坐天地宽》
等关注民俗文化的文字，相继获得
了安徽省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

我的写作之路也越走越远，
以《淮北日报》为起点，我的文字
开始出现在《中国煤炭报》《中国
应急管理报》《联合日报》《新安晚
报》等报纸。以这些文字为敲门
砖，我参加了安徽文学院在六安

举办的2018年安徽中青年作家培
训班，加入了安徽省作家协会、安
徽省散文随笔学会。

我又尝试了诗歌、散文诗等
体裁的写作，那些在文字之间悄
吐芬芳的花朵开始飞向更远的刊
物——《星星散文诗》《散文诗》

《散文百家》《清明》《山东文学》等
刊物。无数个夜晚，我在文字里
与自己对话，与一些或熟悉或陌
生的朋友对话，那些原本短暂得
转瞬即逝的时间在文字里定格，
我在时间里重温旧事，重新生活，
痛痛快快地大笑，淋漓尽致地哭
泣。我知道，我的人生在不惑之
年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生活
着，行进着。

我依然在《淮北日报》的栏目
里耕耘着，我的名字仍会偶有出
现。我很平静，因为那些永远开
花的文字让我的心温润、安宁。
我很幸福，我在繁忙、嘈杂的生活
里为自己开辟了一个安静的空
间，在纸上，我拥有着一个丰富而
深邃的世界。

我知道，这些我所以为的快
乐与丰富，为许多人不屑着。在
碎片化阅读的时代，一年在读书、
订报上投入几千元的我，被许多
人视为“傻”“神经病”，而写作的
收入是低微的，半年甚至一年的
稿费也换不来一顿高档次的聚
餐。但是这种行走于文字花丛中
的快乐，我沉醉在其中，又何必要
有些人懂。

《淮北日报》的副刊编辑会偶
尔敲打敲打有点懒散的我，遇到
好的素材仍会不遗余力地与我交
流，探讨。每一篇好稿子诞生，都
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力量。

一份报纸坚守阵地五十年，
在那些开花的文字背后，是一代
又一代报纸人的辛苦付出，还有
一份无言的情怀，因为爱所以爱。

我知道属于我的纸上花，还
会盛开很多朵，我相信我与《淮北
日报》的故事，仍会续写很多年。
在我的书架上，属于《淮北日报》
的那一摞珍藏品，会随着时间的
延展不断增高。每一朵纸上花，
在日间开放，在夜间吐香，和着清
风、明月，沐着日光、鸟鸣，生活此
处的无限诗意，实乃人生之乐。

纸上花开
王利雪

用爱祭奠
微 尘

爱你所爱 无问西东
——写在第22个记者节

侯晓莹

秋念，欢喜的是雨
丁羚

蚂蜂檐下闹，行人短衣少。
街旁红灯笼，双节睹华彩。
遥观吾庭院，幼儿膝前绕。
家家皆团圆，边关勇者保。

天上的街灯
平湖秋月

秋凉·感怀
耿德亮

雪后 吴辉 摄


